
 

曹远征：减碳不是消灭煤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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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财新网】（作者 曹远征）4 月 22 日，博智论坛举行过关于双碳问题

的讨论。当时，我在发言中讲到，双碳是个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革命，但不

要把它变成冲击性的，它应是静悄悄的革命。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，是由

于绿色转型在经济发展和双碳之间只有一条很窄的路径。现在看来不仅仅

窄，还是个刀锋，搞不好能源价格真的会涨上去，而经济增长真的会掉下

去。减碳固然与煤炭有关，但减碳不是消灭煤炭。同时，我想从今年三季

度能源相关的短期经济波动来观察长期的情况。 

三季度在电力方面出现了两个事件，网上讨论的热度很高，第一个是

南方省份的拉闸限电，第二个是辽宁电网的自动跳闸。这两个事件涉及两

个不同的问题并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。第一个事件涉及能耗双控问题，第

二个事件则与双碳相关，涉及如何认识化石能源，尤其是煤炭在电力中的

作用和地位问题，这对双碳未来进程具有启示意义。 

首先，是涉及 GDP 增长速度的能耗双控问题。它既包括能源使用总量，

也包括单位 GDP 能耗。国际经验表明，一旦进入工业化后，尤其是进入重

化工业化后，一国的能源使用总量和单位 GDP 能耗都在提高之中，体现为

能源生产与消费弹性的提高。由于电力是工业使用的主要能源，电力的生

产与消费弹性提高更快。只是进入后工业化社会，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，

能源生产与消费弹性开始稳定并趋于下降。也是这个原因，发达国家在 20

世纪 90 年代后陆续实现了碳达峰。 

从中国的数据来看，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的能源，尤其电力生产和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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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弹性是符合这一规律的，尤其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，重工业再

次超过轻工业，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大大提高，在十五后期达到最高值，

2004 年为 1：1.6 左右，即一个单位的 GDP 增长需要 1.6 倍的能源才能支

持。 

十一五期间，有三个规划指标没有完成，分别是服务业占 GDP 比重、

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以及研发经费占 GDP 的比重。这三个未完成指标都与服

务业有关，既表明国民经济结构仍以工业，尤其以重工业为主并具有自我

强化的倾向，也表明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持续维持在高位并难以下降。 

转折发生在十二五期间。2013 年，服务业第一次超过工业，成为第一

大产业。随着国民经济结构这一重大变化，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开始下降，

到十三五期间基本维持在 1 左右。由此，煤炭成为过剩产业，需要去产能，

2015 年煤价也下落到每吨 350 元，构成了整顿小煤窑、加强安全生产等

政策出台的背景，其结果是煤炭企业数目减少，煤炭产能下降。 

由上，随着中国经济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已进入中后期，服务业日益在

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，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，使十

三五规划中有条件引入了能耗双控指标，使中国有条件考虑碳排放问题。

正是在这个基础上，在 2009 年哥本哈根《世界气候大会》到 2015 年《巴

黎气候大会》的短短 6 年间，中国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转向可以加入《巴

黎气候协定》，并承诺 2030 年碳达峰。 

从减排政策上看，与 2015 年相比，目前唯一的变化是提出了 20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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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碳中和的目标，碳中和目标对碳达峰虽然有约束，但从中国产业结构变

动趋势看并不能构成根本性限制。当前，能源尤其电力的短缺，从供给方

面看，是将减排当成了减煤，“运动式”减碳，使煤炭供给快速减少，引

起煤价的急剧上升。动力煤价由今年 5 月的每吨 600 多元涨到将近 2000

元，短短三个月几乎翻了三番，显然超出常态；从需求方面看，中国尤其

南方省份，因疫情缘故，反而出口强劲增长，今年 1-9 月，中国出口增长

22.7%，致使中国出口全球市场占有率上升到 14.6%，较 2019 年提高了

一个多百分点，并且多是传统的工业制成品。出口的快速增长使过去已退

出市场的产能重新开工，使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再次上升，回到 1 以上。

由此生成了能耗双控有可能出现超标的风险，促使地方政府“拉闸限电”。 

当前能源尤其电力的短缺是短期异常因素造成的，既有供给方面的原

因，也有需求方面的扰动。从长期看，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趋势依然指向

服务业，从长期看，能源和电力弹性系数仍然会回到 1 以内。由此，随着

2035 年 GDP 翻一番，能源和电力也将翻一番，增长部分是可以由清洁能

源来满足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预计，2028 年有望实现碳达峰，碳排放总额

为 110 亿-115 亿吨，即在目前 93 亿-95 亿吨基础上增加 20 亿吨后，进

入碳中和进程。与此同时，要警惕短期能源和电力供应紧张对长期政策的

扰动。仅从需求来看，预计明年中国出口的增速会回到个位数，在 5%左右，

对能源和电力的需求随之疲软。因此，对当前能源短缺的困难状况不宜估

计过高，反而要防范因价格暴涨刺激煤炭供给过剩，造成明春煤价的再次

大幅下跌。防止煤炭生产和价格的大起大落应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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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。 

其次，是涉及双碳目标及其路线图相关的化石能源，尤其是煤炭的地

位和作用问题。国际经验表明，全球能源发展的方向可以用两句话加以总

结，即能源利用电气化、电力利用清洁化。中国能源发展的历史与趋向与

国际经验是一致的，由此，也成为各界的共识。所谓双碳目标也是基于这

一共识提出的，其中控制碳排放的着力点主要是电力企业，而电力企业减

碳的着力点是发展清洁电力，中国由此成为风光电增长最快的国家。 

但是，在清洁电力增长的同时，绕不开的问题也就更加凸显，表现在

两个方面：一是电力的不可储存性更加凸显；二是清洁电力的发展使调峰

的必要性更加凸显。两方面综合的结果是，整个经济社会对电力的依赖程

度持续加深，而有风、有光、有水才有电。在储能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，

化石能源，尤其燃煤机组尽管不担任发电主力，但因调峰的需要，也会在

电力结构中扮演独特且重要的角色，起着电网稳定的边际引领作用，并因

此而长期存在。 

受制于煤电不可能瞬时起动和瞬时停机的物理特性，电网通常要为其

保持一定的容量。一般看来，在 60 万千瓦机组通常需要 30%的容量，而

百万千瓦以上的超超临界机组需要的容量更大。这意味着至少 30%的火电

发电始终应在电网的负荷之中。这也预示着，如果清洁能源装机量越大，

调峰的需求就越大，电网中火电负荷的维持就越重要，否则电网就会因防

止崩溃而自动跳闸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29122


